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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作者王裕君同志，是我的老战友。在那难忘的战争年代

中，我们患难与共，浴血奋战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

裕君同志出生在一个贫寒而有文化底蕴的家庭，自幼受到良好

的家教。尽管没有条件上学，但追求知识的天性，促使她学习文化

不辍，以致后来自学成才。因迫于生计，裕君同志从记事起开始劳

动，由此养成刻苦耐劳的优良品德和朴素为怀的习性。

早年的乡村经历，使裕君同志亲眼目睹了广大劳苦大众，特

别是妇女儿童水深火热的生活，深刻体会到了旧礼教、旧习俗对人

们思想的毒害和影响，从而培养了她疾恶如仇、爱憎分明的革命情

怀。在书中，裕君同志通过大量亲历的生活琐事，以平铺直叙的笔

法，无情地揭示、抨击了旧社会诸多不为人所知的丑恶现象，读后

令人亦怒亦喜，难以忘却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，年少的裕君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全民行

动起来，参与到抗日救国斗争中去，才能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。

于是，年仅十三岁就毅然参加了革命，融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滚

滚洪流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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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革命的队伍里，裕君同志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，接受党组织

的教育。她谦虚好学，经常向老同志请教革命理论、业务知识和工

作方法，不畏艰难，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。我亲眼看到她

由一个质朴的乡村女孩子迅速成长为文武双全的女干部。

读过书稿，我慨叹不已。流水的年华，仿佛烟花般逝去。如

今我与裕君同志都已是耄耋老人，来日无多，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

程，大好年华所从事的民族伟业，使我们深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，

深知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。我们坚

信，本书定会使更多的年轻读者了解到，为了创建美好的未来，革

命先辈们抛头颅、洒热血而付出的代价，我们更希望通过缅怀书中

先贤们的革命业绩，使后来者立志图强，创业创新，奋力谱写美好

生活新篇章。    

裕君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无比忠诚，始终念念不忘党对她的培养

与教育，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党的事业发展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。她

患病多年，双眼失明，但她能以顽强的毅力和负责的精神，克服重

重困难，口授家人，完成此书，以还原历史、激励后人，令我深深

地感动和钦佩。

本书思想内容进步，语言质朴精到，值得一读。

王政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8月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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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苦难的童年

1929 年 2 月，我出生在山东省日照县相家楼村，全村约有二百

多户人家，两千多口人。村里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姓相，只有十几

户姓王，是后搬来的。据说相家楼的老祖宗曾在清朝做过大官，后

被贬败落了，来到此地定居，形成了相家楼村。

村里绝大多数村民没念过书，唯独我家属书香门第。从我曾祖

父到我父亲这辈儿，共出了三代秀才，我祖父是教书的，我父亲是

个中医先生。

不幸的是，我父亲在四十岁时患了重病，虽然他本人是个中医，

但也没能治好自己的病，很快就去世了，当时我还在襁褓之中，出

生尚不足九个月。

我母亲王丁氏生了三男五女，我是家中第五个女孩。按当时风

俗，闺女出嫁要赔送，生女孩算赔本儿，我出生后自然不受宠，因

此就叫“小臭丫”。从我大哥排起，孩子们都间隔二、三年，我大哥

比我大整整二十二岁。

日照县在当时是个封建堡垒，出了多个大土豪、富商巨贾和政

要，其中最有名气的是丁惟汾，他是同盟会会员，在国民党第一次

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，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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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党部秘书长兼监察院副院长。还有一位王仲裕，曾当选为国民党

“立法院”立法委员。然而，我们村子是很穷的，贫富差别不很大，

大的地主也仅有五十多亩地，而邻村的大地主，却拥有好几百亩地。

我们村里约有七、八家佃户，是专给外村的大地主种地交租的。

父亲没留下任何积蓄，仅有十二亩地。由于家中人口多，母亲

还要奉养我的祖母——八十多岁、体弱多病的老人，生活艰辛困苦。

凡是家里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母亲就得含泪卖地。我大姐、二姐出嫁（二

姐按叔伯排行我叫她三姐）和二哥回家娶媳妇，母亲都相继卖了地。

最后，到我五岁时，家里的地只剩下了二亩半。

在那男尊女卑的旧社会，祖母的生活备受煎熬，婚后一直受到

祖父的呵斥、责难，只有在我祖父外出教学的时候，她才能过上几

天安宁的日子。祖父五十出头就命归黄泉了。

相家楼村河桥一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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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母生了三男二女，我父亲是祖母的大儿子，非常孝顺 ；祖母

的二儿子过继给了她的小叔子——三爷爷，按叔伯排行，祖母的二

儿子是老三，我叫他三叔。三叔品行俱佳，对祖母甚为尽孝，后来

他外出闯荡，在南京做了个小官，也时常给祖母捎回些大洋。可惜

他不到四十岁就因病去世了。

祖母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在三十二岁生孩子时大流血死了，留

下了两个男孩。次年，三十岁的二姑娘得了痨病，仅一年多也撒手

人寰，她留下一个女儿。我这两个姑姑去世时刻，祖母都没能赶到

身边，生不能临别说几句，死不能抚扶七尺棺，真是悲伤至极。

我祖母还有一个小儿子，叔伯排行第四，我叫他四叔。四叔未

曾念过书，更不会过日子，性情暴躁，真应了那句俗语 ：“一棵树结

的果子有酸有甜，一个女人生的孩子有愚有贤。”四叔、四婶育有两

个儿子，四婶病故后，四叔卖了土地，云游四方了。头几年，他还

回来看看孩子，后来就杳无音信。

我四叔的大儿子，由他的舅舅带到青岛当了童工，二儿子王裕

怡由我的母亲和祖母扶养，他比我大两岁，叔伯排行老六，我叫他

六哥，我母亲把他视同己出，我们兄弟姐妹与他也情同手足。

后来，我六哥在十三岁时和我一道参加了“干三队”，一年后，

因过不惯集体生活，他就跑到济南投奔当大官的远房叔叔，做了一

名勤务兵。自此，我们兄妹与他失去了联系，长达三十余年，后来

在一偶然机会，我从来自美国来大陆讲学的远亲王裕蘅处，喜获六

哥的音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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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哥聪颖勤勉，英语水平超凡出众，他属于自学成才，上世纪

六十年代在台北某单位当上了翻译科长，改名王谦。

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叨念 ：“台湾什么时候能解放，裕怡能

不能回来？我可能见不着他了。”改革开放后，两岸关系发生了变化，

六哥终于回来了，兄妹得以重逢，欣喜若狂，百感交集，但我母亲

却驾返瑶池多年了，没有见到疼爱他的婶子，令六哥抱憾终生。

六哥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风，重孝道、重礼仪、重情

义。他热爱祖国，更是常常思念生他、养他的故乡相家楼。但因年

迈多病，已难以实现夙愿了。

祖母知书达理，知道很多历史故事，她常给我讲，李逵如何如

何孝顺，他娘让老虎吃掉，为了给娘报仇，他打死了四只老虎。她

还多次讲到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诸葛亮最聪明、最仁义，地位那么高，

要什么样的美女都有，可他偏偏娶了个心地善良的丑媳妇，过了一

辈子。

祖母多次给我讲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，我牢牢地背下来了 ：

说贤良啊道贤良， 不知贤良在何方，

离城十里许家庄， 许员外家女孩香。

爹姓许来娘姓孟， 取名就叫许孟姜。

小女长到十八岁， 有个后生到门上。

金童就是范喜良， 玉女就是许孟姜。

夫妻不过三日整， 嬴政坐殿成始皇。

到处抓人修长城， 可怜范郎解远方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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腊月骤然寒风起， 心忧郎君少衣裳。

身背冬衣探范郎， 一路孤独暗自伤。

千里迢迢到长城， 方知夫君命已丧。

呼天抢地哭七天， 长城轰然倒山冈。

 秦皇闻女有姿色， 欲抢孟姜做娘娘，

孟姜无奈投了海， 美名由此传四方。

祖母也常给我讲一些《聊斋》的故事，我虽然挺害怕，但却十

分喜欢听，我曾炫耀地对祖母说：“奶奶，我会讲二十多个故事了！”

老人家会心地笑了。

我从小喜欢听故事，这养成我一生爱看小说的习惯。我曾于

1954 年读过苏联作家比留科夫的小说《海鸥》，描写的是一名女游

击队员与德寇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。二十年后，我任哈尔滨铁

路中心医院党委副书记，一次去内科病房检查工作，看到一女患者

正在读这本《海鸥》，我就说 ：“你看结尾是不是这样写的 ：英雄永

远有两条生命，一条是短暂的，将为坟墓所盖断；另一条将万古长青。

海鸥永远活在苏联人民的心中，与日月共存，千秋不朽。”当我背诵

出来时，那位女患者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连说 ：“一字不差，一字不

差！”内科的医护人员和其他患者也都赞叹不已。

话又说回来，我那可怜的祖母在晚年时，几个儿女都先后先她

逝去，所幸我母亲十分孝顺，祖母便靠这个寡妇儿媳生活。母亲在

和祖母商议事时，总是规规矩矩站在床前，从不坐着讲话，“娘娘”

不离口，而从不说“你”字（我们家乡把妈叫娘，婆母就叫娘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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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常给祖母烙不带糠的煎饼，再炒上一罐面或一罐米，加上

一罐糖放在祖母的床边，以便随时用热水冲喝。每当祖母喝炒面或

炒米时，我便站在旁边直勾勾地看。这时，祖母往往说 ：“你来尝一

口吧！”我真是“多一口不嫌多，少一口不嫌少”，只要吃到点滋味

就可以把肚里的馋虫打下去了。但这要是让母亲看见，那可是绝对

不允许的。

母亲偶尔给祖母做点儿鱼或肉，祖母吃后，时常高兴地“之乎

者也”起来 ：“真乃王侯之福也！”

我学会了这句话，此后每当能吃上美味饭菜，都会乐不可支地

说 ：“真乃王侯之福也”，并且摇着脑袋，把这“也”字拖个长声，

显出一副顽皮的模样。

唐朝李世民没做皇帝前，隋炀帝封他做秦王，三国时刘备当了

蜀国皇帝封诸葛亮为武乡侯，依我祖母当时的观点，当前的全国人

民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也都成王侯了。

祖母喜欢听京戏，当街上小锣响时，她就知道是唱戏的瞎子来

了，便常常叫我把瞎子喊来，唱段儿京戏。这瞎子自拉京胡伴奏，

最擅长唱一些流传不衰的经典小段，如，什么《四郎探母》《甘露寺》，

唱得有板有眼、字正腔圆。

瞎子唱完后，祖母总是给他几个小钱，他便心满意足地用小棍

探路，敲着地快速离去。他走村串巷，就是为了挣口饭糊口。

如今我也因病失明，深感光明的可贵。前不久的一天，我去卫

生间，家人把灯打开，我说 ：“不用了，瞎子点灯白费蜡。”引来一

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与母亲、三姐（后排左）、长子（后排中）、次子（前排右）、

女儿（前排左）及五哥女儿（前排中）合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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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笑声。

我们日照县的大村、富村，有个风俗，即丰收以后就要搭台子

唱大戏，请来有名的戏班子，唱传统的折子戏，十里八村的村民都

来观看，有的大戏往往要唱上个七八天。

我们相家楼邻村的六家庄子常办这样的活动，规模很大，比赶

集都热闹，男女老少大都穿上节日服装，有钱的人家还用大车搭上

棚子，夜间在里边睡觉。

这样的好事，母亲是没钱让孩子参加的，可是每逢六家庄子唱

大戏，母亲却总要凑点钱安排祖母独自一人去观赏，住在一户姓王

的亲戚家里。这些日子，恐怕是祖母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了，她在

贫穷、悲伤中走完了人生的八十八年。

1931 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，张学良的东北军几十万人一枪

不放地退到了关里，东三省很快就被日本鬼子侵占，人民在日寇下

被蹂躏践踏，在苦难中煎熬。

进关的东北军官兵及流亡学生，都为国土的沦丧而义愤填膺，

他们怀念家乡和父老乡亲，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，点燃抗日烽火，

打回老家去，收复失地。但在当时，这些活动一时还没波及我的老家，

人们仍然过着平静的日子。

1932 年我三周岁时，村里破天荒地成立了小学堂，我家三哥王

裕怀（按叔伯排行我叫五哥）背上书包高高兴兴地去学堂读书。

学堂离我家很近，我经常抱着小板凳到教室门外坐着旁听，但

往往听了半天也听不出子午卯酉，两只眼皮一开始打架，便抱起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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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凳回家去吃奶睡觉（因我是家里最小的，三岁后才断奶）。

这所小学的顾老师非常喜欢我，常抱着我在学校附近玩。她逢

人便说这个小女孩儿很聪明，才三岁就想上学堂念书。她常教我唱

些儿歌或学说顺口溜，堪称我的启蒙老师。

我断奶后就像春天的小鸟一样飞来飞去，常光着脚丫和一群小

孩儿满街跑，哪里有热闹就到哪儿去。

我五哥是家中第七个孩子。幼时的五哥在家中的地位比我高，

因为他从小多病，全家人都怜爱他。母亲有时做两碗面疙瘩，只让

他和祖母吃，却没有我的份儿。母亲如果发现我瞪着小眼睛盯着碗看，

便说 ：“你五哥发劳夫（感冒），给他点儿好吃的。”我想，我什么时

候也发劳夫该多好，那就能吃上面疙瘩了！

五哥小时候非常聪明也十分顽皮，他常常欺负我。只要他的两

颗像黑宝石似的大眼睛一转，准出了个鬼点子。我三四岁时的一天，

正坐在炕上玩得高兴，五哥从外面蹦蹦跳跳地回来了，他来到我面前，

一句话不说，抓起我的手使劲在我脸上打了一个耳光，我痛得大哭

起来。在外屋做饭的母亲慌忙跑进来问 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我便哭诉 ：

“五哥打我。”五哥一本正经地说 ：“娘，她自己打自己，不信你瞧瞧

她脸上的小手印儿。”母亲无法辨别是非，只好哄哄我就算了。

那时，我最爱看办喜事的，每每不等花轿到，我们小孩就先到了，

围前围后，窜上窜下。到了晚上我们就抢先跑进新房，笑嘻嘻地看

着新娘子的脸，碰碰她的手，然后再拉拉她的衣服。

依风俗，结婚这天晚上新娘要坐床，直坐到半夜，既有面朝南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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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有面朝北的，全由风水先生定夺。新娘坐床不能笑，更不能说话，

即便人们使劲地逗，也不能笑，必须面无表情，像木偶一般。据说，

一笑就没福气了。再有，她根本也笑不出来。你想，她的男人到底

是什么品行的人？长得如何？公婆又是怎样的人？她一概不知。包

办婚姻，自己不能选择，只能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命运叵测，她

怎能笑得出来呢？

小时不更事，我还特爱看办丧事的。每听到哪家死人了，我就

会和一大帮小孩蜂拥而去。按惯例，死人的家往往敞着大门，遗体

停在房中央，脸上盖一张黄纸，床前摆一张小桌，烧着香，放些供品，

两旁再放许多干草，守灵人穿着孝衣跪在那里哭丧。我们小孩大多

不敢上前，只站在大门口往里张望。

到了中午，死者一家人以及亲朋好友便排成队，提着一桶汤，

放声大哭地走到村前的土地庙去祭奠，据说这叫“给死人指路”。他

们齐声叫爹或喊娘，祈祷他们一路走好，平安到达西天。最后，把

桶里的汤倒在地上，大家才离开。

我也不是凡有死人都要去看。我们北街有个三十多岁的小寡妇，

家里很穷，她生有一男两女，大小子叫小金子，十五六岁，两个闺

女也都比我稍大些，我曾找她们玩耍过。有一天，母亲告诉我小寡

妇得了瘟病，连吐带拉，两天后就一命归西了。母亲叹道 ：“小金子

家今后可怎么过啊！”我心里很为他们难受，所以他家出殡我就没去，

而且以后很长时间我也没到他们家去。

一天，我路过他们家门前，就想看看我那三个小伙伴怎么样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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